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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文中，反复出现“归鸟”的意象：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归鸟》） [1]53 （下文所引陶

渊明诗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云无

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 那

么，鸟“归”、“还”于何处呢？陶渊明又多次这样

写道：“岂思天路，欣反旧棲。”（《归鸟》）“日入群

息动，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这里的“归鸟”，

显然是陶渊明的自比自况，而鸟所“归”所“还”

之“旧林”、“ 旧棲”，鱼所思之“故渊”，也恰是

陶渊明自己寻找身心归依的家园的象征和诗化写

照，正如袁行霈所言“此皆渊明自身归隐之象

征。” [1]54也就是说，陶渊明将自己对家园的向往、

寻找、回归和追求，都投射、转寄到对归林之鸟和

思渊之鱼的诗意吟咏中了，并以此对应了他自己强

烈、浓厚的家园意识。如果说这仅是陶渊明归家、

家园意识的象征化书写，那么《归园田居》、《归去

来兮辞》等诗文则是陶渊明归家的心愿和行为的真

实写照。陶渊明是一个家园意识非常浓厚和强烈的

诗人，其实，一部《陶渊明集》的中心旨意，就是

对心灵家园的寻找、回归和营造。陶渊明所归之

家，不是单一、平面的，而是多层、多面的立体存

在，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而对它的内蕴的梳理探

究，不仅对于更深刻、全面地认识陶渊明，而且对

于今天的我们寻找精神的依托和心灵归宿，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田园之家

在《归去来兮辞》的开篇，陶渊明就这样写

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在《归园田居

其一》中又这样写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从这两篇最具标志性的“归家”书写的诗作

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所归之家的最基本的层

面就是田园之家，它侧重于家园的物质、自然的特

性和层面。顾名思义，田园由田和园构成。所谓

田，是诗人所耕作之田野、目所及或足所至之山

水，如诗人笔下所记“交远风”之“平畴”（《癸卯

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种豆”之“南山下”（《归园

田居其二》），所遊之“斜川”（《遊斜川》）等；所谓

园，是居住并生活于其中的庭院、房舍、邻里、村

落，如他所描述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其一》）

田和园共同构成了陶渊明的乡土之家、自然之家，

从而既接纳、承载了他的肉身，也安放、抚慰了他

的漂泊不定的心灵，从而使他的心灵得到了依托和

安宁，因为他天生就有远离世俗、亲近自然的本

性：“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

回家不仅是回到自然的故土、茅舍和田野，还

有与之相应、相连的背依着农耕文明的生存方式以

论陶渊明家园意识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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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有着强烈的归家情结和浓厚的家园意识，他的诗文所构建、心灵向往归依的家，是一个多

层、多面的立体存在：自然的田园、农耕的生产方式、适意的生存状态和背依其上的返自然的自由自在的生命形

态构成了田园之家；由山气、归鸟这些平凡的自然现象悟到了欲辩忘言的宇宙人生的真意，并由此进入和建构了

凡圣互渗相融的真意之家；死前自挽自祭的先行到死的通透，纵浪大化的洒脱，托体同山阿的肃穆，永归本宅的

坦然，一起组成了死亡之家；用语言符码构建作为心灵的依托的语言之家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在前人的诗文

中寻找到的家，一个是自己在诗文中独创的家。这是陶渊明独立建构而又个性独具的家园，同时它又是属于今

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家园，有着极强的当代意义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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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简单快乐、舒心适意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状态。陶

渊明亲自“灌园”、“种豆”，辛勤劳作于田野之

中，不只是为了寻找自然中的诗意，更主要的是为

了衣食之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

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

己：“衣食当须记，力耕不我欺。”（《移居其二》）自

食其力，但并不为积聚多余的财富而自累：“耕织

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农耕不仅只

是自己赖以谋生的手段和生产活动，他还将之追溯

到先贤古圣的行为：“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

伊何？实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

农》）从而他进入了一种任性自然、恬然自适的生

活状态：“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

阴，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诗》）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按时播耕，不违农时，长顺人性，不仅与自

然融洽和谐，而且也达到了天伦、自性的顺畅融

乐：“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园日涉以

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这种在自

己家园故土的适意、快意，构成了陶渊明田园之家

的重要元素。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这里陶渊明所返之“自然”，并非今日所说之大自

然，正如袁行霈所言：“渊明所谓‘自然’并非指

与人类社会相对之自然界，而是一种自在之状态，

非人为者、本来如此者、自然而然者。‘返自然’

是渊明哲学思考之核心。”[1]82这里的“返自然”既

与“归田园”密切联系，又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深

化，是田园之家内蕴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核心、灵

魂。如果说茅舍、庭院、田野、山水这些自然的田

园是作者身心的物质托载，那么这里所返的“自

然”则是通由前述的自然田园、农耕的生产、生活

方式所抵达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从这个意义上

说，“返自然”就是从生命的异化、扭曲状态返回

到本己的状态，从违心、压抑、拘禁的状态进入到

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及少日，眷然有归歟。何

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

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序》）这

一段话，正是陶渊明归家返自然内在动因的自我表

述。“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

去来兮辞》）人生苦短的生命的体悟，促使自己调

整改变了自我的人生态度：任性自然，按自性而

活。“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引壶觞以

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辞》） 他以树

木、泉流自比，像万物那样按自性自由、自在地生

长、运动，在以物观我、审美移情中外显自我怡

然、自然的生命状态；饮酒自娱，赏柯怡颜，与天

地自然的交融中体验了舒心愉神的美好感受。

如果说“归田园”、“返自然”还只是陶渊明

“归家”的个人行为，那么，在《桃花源记》和

《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则是为自己的归隐寻找理

论、社会、文化的印证和支撑。“芳华鲜美，落英

缤纷”，“良田、美池、桑竹”等的优美环境，“设

酒杀鸡作食”、“咸来问讯”的热诚好客的风俗，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简单适意的活法，“相

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的平和自然的诗意，“童

孺纵行歌，班白欢遊诣”的欢愉和乐的人生图景，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清明通畅的政治制

度，这些共同构成了作者在自己的田园无法实现的

梦想，他只好把它移进自己虚构、想象的桃花源。

正因为是虚构，它反而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它不仅

承载、弥补、圆满了陶渊明个人的家园梦，也成了

民族乃至人类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的诗意构建。他

所乐道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怡然有余

乐，于何劳智慧”的效法自然、古朴简单的社会、

人生理想，不仅与老庄的哲学有着文化血脉的相

通，而且与后世异域的卢梭、梭罗、托尔斯泰等的

人生追求、社会信念也有着内在的一致和遥远的呼

应。

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真意之家

在《饮酒其五》的结尾，陶渊明这样写道：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作者所悟到但又无法

或不愿用语言表达的“真意”，我们不妨用以诗解

诗的方法把它勉强地补充、表达出来：作者对“真

意”感悟的触发点是本诗上两句的“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也就是说，山间岚气升浮摇曳，飞

鸟作伴还巢，这种自然平常的景象却猛然唤醒了作

者对宇宙人生的真谛的体悟：“盖渊明所谓‘真

意’，乃一‘归’字，飞鸟归还，人亦当知还。”

“此乃蕴藏宇宙、人生之真谛，此真谛即还归本

原。万物莫不归本，人生亦须归本，归至未经世俗

污染之真我也。” [2]249袁行霈对陶渊明欲辩忘言的

“真意”的解释，无疑是准确、独到和深刻的，不

过除此之外，笔者窃以为：陶渊明所归之本，不全

是“归至未经世俗污染之真我”，而是成为觉悟的

自我。也就是说，陶渊明所悟的“真意”，乃是人

之返归本源自性的觉悟，但不是回归到原初的混

沌、淳朴的状态——因为那是人之初的状态，永远

也无法返回了，就像人不能返老还童一样——而是

返回到觉悟后的生命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悟到了

人之将还的真实处境，也就找到了家。这是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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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的更深一层的涵义，不妨名为“真意”之家。

陶渊明是了悟了宇宙人生“真意”的悟者、觉

者、达者，“达人解其会”（《饮酒其一》）、“觉悟当

念还”（《饮酒其十七》）、“是以达人，有时而隐”

（《扇上画赞》）中的“达人”、“觉悟”等都是作者自

我生命觉醒状态的真实显示和命名，而觉、悟则是

对迷、痴的反拨和超越。陶渊明常常悟、迷共提，

以过去之迷来表达当下觉悟的欣悦乃至优越之感：

“实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

可回。”（《饮酒其九》）在《饮酒其十三》中，作者

更是以反语的形式，通过醒者与醉者虽然长期相处

甚至彼此“还相笑”但却“取舍邈异境”、“发言各

不领”的对比、反差书写了悟者和迷者的天壤之

别、难以沟通的情状。所谓迷，就是失去真我本

己、“自以心为形役” （《归去来兮辞》）的身心两分

互役的异化状态。迷者即使身处故土家园，也仍然

四处漂泊流浪，无可归依。所谓悟，是不仅清醒地

认识到自我身在迷途的处境，而且还进入了对人生

的真谛、宇宙的奥秘有了通透的了悟的境界，而悟

者即使在路上，在闹市，也仍然有一种在家的安宁

和充实。陶渊明所吟咏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就是

这种心境、境界的诗意的形象写照。“先师有遗

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因

为得道悟真，才能拥有体验“孔颜乐处”的禀赋和

心境。一个彻悟了人生意义、洞悉了宇宙妙理的

人，是处皆家。而陶渊明作为一个真正的悟者，不

仅自己走进了“真意”之家，而且还用自己的诗文

为自己和同代后人，建构了一个“真意”之家。

“真意”之家源于、依托于故土田园，又超越了故

土田园，它更突出、提纯了家园的精神性。

进入“真意”之家就意味着人的由迷转悟、由

凡入圣。这固然是极高的人生境界和生命形态，但

更为可贵的是，陶渊明入于悟、圣，而不住于，迷

于悟境、圣界，且能由圣入凡、由悟返常，和光同

尘。故而他没有听从刘柴桑、慧远等的劝告出家以

修净土、远离尘世，而是以觉悟之心观照人间，以

出世的眼光和心灵重返俗世，隐世而不遁世：“山

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

居。”（《和刘柴桑》）字里行间充满着人间的关怀和

亲情的牵挂。这正如其所咏：“真想初在襟，谁谓

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終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

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种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这些诗句粗看都是

农耕生活的客观、如实的记录，作者也完全像一个

乡野农夫那样平凡、真实地劳作和生活，但在字里

行间却流淌、激荡着作者生命更新后以得道之心而

耕作、言谈于田野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充实、宁静、

本真和快慰，自然真纯之心暗香浮动，平常之中自

有孔颜乐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

始流。”（《归去来兮辞》）在貌似无我之境的自然摹

写中，陶渊明把自我欣然、活泼、灵动的生命感受

移情于怀新的良苗、向荣的嘉木、流淌的清泉之

中，物我交融，人与自然合一。“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闲适散淡，“欲言无予

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的孤独洒脱，“息

交遊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的

优雅飘逸，时时处处，语默动静，行住坐卧，诗酒

耕播，都可以体现出陶渊明悟后又返回凡俗中那与

天地自然往来的灵动鲜活的气韵，神与形、灵与肉

融融谐和的生命的自由、充实、快乐。而这种“真

意”的家园，正如作者所说“欲辩已忘言”，是不

可言说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一说便落了言

筌、失去了本相，正所谓“大言希声”。正如《古

学千金谱》所言：“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

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

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

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筌，岂谁辨

之。”[2]但正因为不可说，才可看出“真意”之家的

神秘、深邃和高妙之处。

三、“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死亡之家

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常人对之充满忌讳和恐

惧，避之唯恐不及。而陶渊明则一反常态，不仅直

面死亡，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话题反复言说，而且

还把死亡当作自己生命最后的归宿。因而死亡成了

他家园意识中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层面。

在临终前的《自祭文》中，陶渊明这样写道：

“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也就是说，他

把人间比作自己旅途中的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死亡

及死后所掩埋自己的大地才是自己最终的家。其

实，在盛年所写的《杂诗》中，他就已经表达了同

样的见解和感受：“家为逆旅馆，我如常去客。去

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陶渊明随说随扫，把生

活中回归和诗文中建构的田园之家拆解掉，而把死

和死后的处所当作了永恒的、最后的家，换句话说

77

ChaoXing



就是，生为流浪死为家，生是羁旅死是归。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

复独多虑。”（《神释》） 陶渊明把自己的生命的结

束、肉体的消亡看作是大自然生灭变化的一个环

节，自己由无而生，从少至壮，再到老到死，是既

偶然又必然、自然的事情：来自于天地造化，又复

归于大地变为泥土，主动地顺应这一生命的流转，

不因出生、活着而喜悦，也不因辞世死去而忧虑恐

惧。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待死亡的超然、达观

的态度，也可以感触到他对庄子的“大块赋我以

形，老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3]的顺应自

然的生死观的认同、承继和光大。“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其三》）这句诗隐含着陶渊

明对死亡的更深一步的理解：死并不是一种消失，

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变成了大地丘山的组成

部分，与自然造物融为一体。显然，这与庄子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3]71“圣人其

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3]396等的思想有着内在的

精神血脉的相通相融。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读出陶

渊明另一层更深的意思：肉体不在了，但生命却以

精神的形式得以延续，薪尽火传，灵魂之火不会熄

灭。

陶渊明心中笔下的死亡之家，是其真意之家的

表现和延伸。体悟了宇宙人生的真意，进入了悟境

的达人觉者，时时处处都是家，当然也包括死亡及

死后的处境。因而，同样的死亡，身陷迷途的世俗

之人深感恐惧，忌之避之唯恐不及；而在陶渊明，

坦然面对，不喜不惧，视之为最终的归宿。这是因

为陶渊明已经进入了人生的至境，拥有了超凡脱俗

的眼光和心灵，参透了生死的玄机并顺应之。“寒

暑有代谢，人道每如玆。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

疑。”（《饮酒其一》）自许为达人的陶渊明，从大自然

的荣枯兴衰中悟出了他人和自己有生必有死的规

律，知晓了无论贵贱贫富难免一死的最终结局：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天地赋

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独能免？”（《与子儼等

疏》）

人包括自己是有死、向死、必死的存在，对死

的这一体悟使陶渊明把死当作了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因为认识到了生命有终不可无限延长，才使

陶渊明放弃了对生命长度的追求并转向实现生命的

密度，让人生的弦绷紧，珍惜生命的时时刻刻，正

如他所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

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过，他追求的

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人生的适意和诗意，让活着的

每时每刻都那么安然、宁静、快乐、无忧：“从古

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咏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

得足。”（《拟挽歌辞其一》）蒙田认为：“死亡说不定

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等候它吧，预

谋死即所以预谋自由，学会怎样去死的人便忘记怎

样去做奴隶，认识死的方法可以解除我们一切奴役

与束缚：对于那彻悟了丧失生命并不是灾害的人生

命便没有灾害。”[4]陶渊明的以酒解忧、采菊为乐，

便是明知有死而享受生的行为，与蒙田的预谋、练

习死亡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悟死、安死、

以死为家，陶渊明在走向死亡的途中才那么安然泰

然，充满诗韵画意。

四、“言咏遂赋诗”——语言之家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5]身为诗

人、文学家的陶渊明，也是把语言当作了自己的

家，在语言符码构建的世界中寻找和建构着精神的

家园、心灵的依托。他的语言之家由两个层面构

成：一个是在前人的诗文中寻找到的家，一个是自

己在诗文中独创的家。

在其作为自况之作的《五柳先生传》中，陶渊

明这样写五柳先生当然也是自己：“好读书，不求

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其《与子儼等

疏》中他又写下了大同小异的话：“少学琴书，偶

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从陶渊明的这

些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幼喜欢阅读，他的读

书是内以修心的“为己之学”而非外求功名的“为

人之学”，他阅读时进入了审美境界以至于废寝忘

食。虽然我们无从考查他究竟看了哪些书，但从他

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

无所不有，可以列出包括《诗经》、《尚书》、《论

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离骚》

等在内的一个长长的书单。也就是说，陶渊明不仅

生活在他所身处的现实世界，他还沉醉、神往在前

人同代用语言构建的符码世界，在其中与古贤先哲

遇合、对话，寻找心灵、情感的家。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诉

求、愿望，通过诗文抒写心灵情感，从而构建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符码世界：他不仅在故乡田园回到自

己的家，不仅在归鸟、山气中发现了真意之家，不

仅在未来找到了自己的死亡之家，而且还在自己的

诗文书写中建造了精神的家园。“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春秋多佳日，登

高赋新诗。”（《移居其二》）写诗属文成了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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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撰写诗文不

是为了发表扬名，更不是为了稿费和评奖，而是自

己写给自己的，是自己生命的自我呈示，是病中的

呻吟，是欢乐的咏叹：“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

娱。”（《饮酒 序》）同时，他的写作也是志同道合者

的心灵、情感的交流、唱和，所谓“诗书敦宿好，

林园无俗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中》）

在他的语言之家中，既有他现实形状的如实记

录：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挥觞自酌，乞食邻家，

濯浴檐下，出遊斜川；又有他过往经历的追述复

现：口腹自役的仕宦生涯，对程氏妹的呵护牵挂，

对从弟敬远的缅怀悼念；还有对未来人生走向、命

运的预设和筹划：自己将来死时的悲伤，死后自己

的孤寂凄然，自己对死亡的达观超然。既有用联

想、想象来表达青春冲动和性幻想的《闲情赋》，

又有以神话、寓言手法表现社会理想、追求光明乐

园的《桃花源记》；既有以含蓄委婉方式书写自我

性情的《五柳先生传》，又有直抒胸臆、率真表达

自我情怀的《与子儼等疏》；既有充满哲思辨理、

拷问生死灵肉的《形影神》，又有洋溢着诗情画

意、追索人生真意的《饮酒其五》。语言的灵活多

样的特性和陶渊明出神入化、驾轻就熟的运用，使

陶渊明构建并拥有了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的时

间三维和现实、理想、梦想和幻想的人生四态交织

而成的多棱多面的丰富复杂的人文世界，一个魅力

长存的精神之家和心灵情感的归宿、依托。

为了论述的便利，我们将陶渊明的家园意蕴分

为四个层面或元素。其实，这四个层面或元素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渗、四面一体的：它们

都发生并汇聚于作者的心灵情感，从不同的角度、

方向构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田园之家是基础

性的存在，是作者身心当然也是其它意蕴的依托；

真意之家是家园中的灵魂，因为有了真意的烛照，

自然的田园产生了神奇的魅力，森然可怖的死亡变

得温和安宁，而平凡普通的语言也在瞬间忽然熠熠

生辉；而看似对人生否定、对田园颠覆的死亡，不

仅是生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他的存在，还使田园

之家多了温馨、活力和诗意；语言之家不仅渗透在

家园的其它层面，而且使陶渊明的家园有了多姿多

彩的样态，带给我们多种多样的审美感受，拥有了

持久恒远的生命，穿越生死相隔的时空与今天的我

们对语交流，余韵袅袅。

这是陶渊明独立建构而又个性独具的家园，同

时它又是属于今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家园，阅

读并走进陶渊明的家园，有着极强的当代意义和普

世价值。虽然陶渊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

然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人生样式、心灵境界我们已

可望而不可及，但他精心构建的精神家园，对今天

的迷失自我而不知、以浮华奢靡而自得、身在异乡

而以为在家的浪子，都会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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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lication of Tao Yuanming’s Homeland Consciousness
Li Yong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s very strong homeward complex and rich homeland consciousness, and his idea of
“home”is a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ce: country home, spirit home,death home and language home. This is a

particular home established by Tao Yuanming individually with distinct personal character, but it also belongs to the

modern people and the whole world with strong contemporary meaning and univers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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